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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视域下的权力遮蔽现象

当互联网引领信息进入全球各地，当信息成为日常生活的伴侣，当我们

尽情享受用信息的时候，权力便悄然地君临到了我们的头上。在权力的培育

下，信息以包罗万象的态势呈现在我们眼前。权力好似万能的上帝，既能在

我们需求的时候满足我们的需要，又能启示我们还需要些什么。信息的满足

促成权力的建构。“权力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1]信息的接

受过程就是权力的建构过程，互联网使这一切变得更加简单而高效，互联网

以铺天盖地的网络结构和暴风骤雨般的传播速度将信息散播到各个角落，使

任何人都无法离开信息和摆脱权力。

一、信息的海量性与权力

“互联网是彼此联结着的计算机组成的网络⋯⋯互联网可以承载的信息

是各式各样的，例如电子邮件和计算机程序。”[2]互联网上的任何事物都是通

过0或1的二进制语言转换成的信息，互联网是传播信息的网络。互联网上的

任何事物都以信息的形式存在，文字、图片、声音⋯⋯都是数字化的信息，信

息的海量性是互联网的最大特征。海量性就是信息在数量上、种类上无所不

包，甚至超过我们统计的能力。目前的互联网采用P2P网络拓扑结构，每个终

端都是一个点，每个点的地位都是相同的，这些相互连接的节点交织成为网

络。信息可以从一个节点向四周的任何节点传播，这就是说信息能够以爆炸

似的速度增长和传播，信息可以因拓扑结构而变得海量，也可以因海量而形

成拓扑网络。因此只要控制其中的任何一个节点便能控制整个网络，权力即

摘要 以信息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网络与弥散的权力纠结在一起，审慎而又默然地迈着同一的脚

步，悄然地实现着它的目的，网络信息技术越进步，权力越易被遮蔽。本文试图从信息的海量性、时空

性、虚拟性三个维度，揭示权力被信息遮蔽这一吊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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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据此向四处扩散而形成权力网。所以这是一

种弥散的权力，它毫不掩饰同时又绝对审慎，它

无所不在却没留下任何晦暗不明之处，它始终基

本上是在沉默中发挥作用，它不是通过肉体的压

制而是利用意识的渗透形成一致的认同，信息与

权力合谋并通过网络扩散而达到其制造同一的

目的。

信息就是呈现和言说，信息越多言说越多。

而言说即遮蔽，陈述一方事实必然遮蔽另一方事

实。实言说与遮蔽就好比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它

们相辅相成，任何一面不能脱离另一面独立存

在。没有只是言说的言说，也不存在仅仅是遮蔽

的遮蔽，言说即遮蔽，言说越多遮蔽越多。所以

问题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没有说什么。当大

量信息冲击我们头脑的时候，我们只剩下浏览和

接收信息的权力，我们只会对信息做出是与否的

判断。而浏览、接收、判断又是我们长期操作互

联网养成的习惯或者说产生的结果，因为如果不

按照网络命令程序就无法进行。当程序提示我

们“继续”还是“取消”的时候，我们只能二选其

一，我们只能对程序提供的信息做“是”与“否”

的判断，我们不能对程序未提供的存在做出思

索。我们的思维随着信息亦步亦趋，信息越多我

们陷入越深，我们思维的深度被信息的广度销蚀

了。我们知道信息说了什么却不知道被信息遮

蔽的存在。当我们的头脑里满是信息的时候、当

我们被信息包围的时候，信息也就显得不是那么

重要了（其实这正显示其力量），因为这正是权力

的毫不掩饰和审慎的表现。通过信息的言说与

遮蔽，权力不露痕迹地将自身隐藏，权力通过对

信息的控制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想。

其实海德格尔早就道出了信息社会的思想

危机，他说：“也许历史与传统将平稳地顺应信息

检索系统，因为这些系统将作为一种资源以满足

按控制论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类的必然的计划需

求。问题是思想是否也将在信息处理业中走完

它的道路”[3]。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来检索信息，

我们自身却被信息对象化了。权力只要掌控信

息便能发挥无穷的力量（事实也确实如此）。一

旦我们只会检索、接收而不会思考，我们就丧失

了否定和反抗的能力。“权威一旦吞噬了人们的

反抗能力，就会从孤立无援的人们身上获得整

合的奇迹，永远让自己的一言一行变得温文尔

雅。”[4]权力的目的是将我们同化，信息出色完成

了权力给予的任务。在信息言说与遮蔽的伎俩

中，我们变成了只会“刺激——反应”的动物，我

们脑海里充满了言说的信息，我们被埋在信息的

海洋里而不能自拔，而权力又可以通过掌握资金

和操控技术轻而易举地生产信息。谷歌就是这

样一个信息与权力合谋机构，“谷歌很难称得上

是单纯的商业公司。美国从来不愿意向他国提

供免费的午餐，谷歌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除了

看准中国的大市场外，提供免费的引擎服务还有

其政治上的目的⋯⋯背后有美国政府提供支持，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5]在权力的指引下信

息不断言说、不断遮蔽，当信息与网络结合而海

量化的时候、当我们被信息包围的时候，我们也

就只会检索、接收而不会否定和反抗，权力便悄

无声息地将我们同化。这时，权力的蝴蝶只需在

网络上任何一个节点轻轻拍动一下翅膀，便可生

产飓风样的冲击波。

二、信息的时空性与权力

如果信息的传播促进了权力的扩散，那么

取消了时空差别的网络传播则更加促进了权力

的扩散。对于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加拿大传播学

者尹尼斯说过：“稳定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知识：

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不

仅关心对广袤空间的控制能力，而且关心对长久

时间的控制能力。我们对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发

生影响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6]互联网时代，时

空界限变得很模糊，地理位置也不再是信息传播

的主要障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享用信息，时间

与空间也因而变得具有流动性呈现出历时与共

时并存的状态，因此时间的长度与空间的广度缩

减，这使沟通变得更容易，同时也让权力更容易

扩散。

任何事物走到极致便会向其反面发展，互

联网使沟通无处不在的同时也使隔离增加，沟通

所带来的便是隔离。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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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和阿道尔诺说的：“在他们越来越被隔离起

来的同时，他们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似了。正是

因为沟通把人们隔离了起来，所以才确立了人们

之间的相似性。”[7]互联网通过取消时空差别巧

妙地将人们隔离。这种隔离首先是躯体上的隔

离，我们因为有了沙发前的电脑而足不出户，我

们宁可在电脑上告诉朋友今天天气好，也懒得出

门面对面地同朋友交流，互联网使沟通变得简单

容易的同时巧妙地将人与人隔离在封闭的房间

内。其次是心理的隔离，躯体的隔离必然导致心

理的隔离。饱含肢体语言的人际传播是一种心

与心的交流，交流者能通过对方的肢体语言来揣

摩和判断对方的心理。虽然视屏通话技术的发

展可以实现面对面交流，但这毕竟是通过技术的

手段，互联网交流需要通过技术的转换来实现，

一旦技术环节出现故障，交流便无法继续。技术

就类似于“把关人”，“传者”与“受众”之间隔着

技术的传播必然不同于直接的交流，它使我们在

交流上有一种“隔层玻璃看”的感觉。传播对技

术的依赖意味着谁掌握技术谁就能控制传播。

权力通过这种沟通与隔离的技术隐蔽其中，

进而缔造技术并依靠技术而传播。一方面，任

何先进的技术的发明都要有雄厚的财力、物力的

支持，权力则是财力、物力的坚强后盾。另一方

面，技术将人们隔离从而产生同一。在技术控制

网络的状态下，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被牢牢地

栓在技术的锁链上，技术合理性变成了支配合理

性。这种技术以最常见的方式——信息呈现，而

使我们忽视其存在，因为信息太多而显得不那么

重要。技术支持下的信息取消了时间、空间的差

别，它随时随地、无所不在的传播特性又促进了

权力的传播。显而易见的是超链接的模式，超链

接能将过去、现在、未来与全球甚或宇宙紧密联

系、有机统一。在下划线的提示下，我们不断地

点击，不自然地被它带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的世

界。信息供应商仿佛早就预感到了我们需要什

么样的信息并最大程度的满足我们。而我们就

在这种使用与满足中乐此不彼，我们不是因为需

要而使用，而是因为使用而变得需要，以致到最

后才发现我们与预想的轨道相差甚远，我们在对

信息使用与满足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我们被这

些信息牵引着一步一步往下走。如同超市购物

的人们不断被打折促销的商品所引诱，不知不觉

付了大把钞票时才发现购物车里装的尽是只是

可能有用的东西。我们在信息上所耗费的不是

金钱，而是时间，我们的身体被固定在封闭的空

间，我们的时间也被信息所左右和引导，信息技

术剥夺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信息让我们觉得

我们在与世界沟通，但我们不知道这种沟通也是

一种隔离，在权力与技术合谋的过程中我们被不

知不觉的信息化了。

三、信息的虚拟性与权力

互联网是信息的世界，当权力稍稍挥动技术

的魔棒将虚拟赐予信息的时候，一切因虚拟而超

真实。虚拟的信息世界中一切皆被虚拟、一切均

可呈现、一切边界模糊不清，权力就在这种虚拟

的信息世界中大行其道。虚拟再次模糊了我们

对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视线，我们却全然不觉自己

已经成为权力的对象和工具。

虚拟世界真实地呈现着客观世界的一切：

人、自然、社会⋯⋯一切应有尽有，这些虚拟之物

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无法分清它们到底是虚拟

还是现实。在虚拟的信息网络中，一旦我们将这

些虚拟的信息当作真实的存在、一旦我们将虚拟

与现实等同，我们便被纳入虚拟世界，我们便成

为虚拟的客体，虚拟便反客为主成了至高无上的

主人。“客体躲避起来，变得难以察觉、反常、含

糊不清，并由于这种含糊不清，败坏了主体自身

及其分析记录。”[8]主体与客体的边界模糊，主体

客体化了。我们被虚拟的信息包裹，虚拟信息使

我们脱离现实并给我们确定了一种虚拟的生存，

一种间接的命运，我们被包裹在自己缔造的技术

之茧里。我们像进入了爱丽丝的奇幻世界，醒来

却发现一切皆空。虚拟技术将现实世界的千姿

百态呈现在我们眼前，但如果我们摆脱虚拟就会

发现，这里除了信息什么也不存在，是技术玩弄

了我们的眼睛。

既然虚拟世界里主客体边界是模糊不清的、

既然边界消弭了，那么权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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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首先，权力是虚拟信息技术的控制者。

在虚拟技术造就的互联网世界里，失去技术的支

持一切都将消失，而权力就是俯瞰这个虚拟世界

的上帝，因为权力是技术存在的前提。权力是一

位超然的主体，它主宰虚拟的一切。既然虚拟的

一切都成了权力的对象，置身虚拟的我们当然不

可能例外。一旦进入虚拟的信息网络，我们便永

远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其次，权力是虚拟信息

网络中的主体。主客体边界模糊，权力便能轻而

易举地将主体客体化。“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

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

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

们。”[9]虚拟的信息网络中，信息就是一切，除了

信息一无所有，我们看到的所有表象其实质都是

信息。我们把虚拟信息当作真实而被其引导和

左右因而忘记现实，我们认为虚拟世界是自由自

在的、是按我们的意志进行的、我们是虚拟世界

的主人，然而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想法。事实是

截然相反的，我们不仅没有成为虚拟世界的主体，

相反我们成了虚拟信息的客体，真正的主体是权

力。因为虚拟信息的网络是权力编织的，没有权

力的土壤任何信息也无法生长。权力就像空气一

样弥散在整个虚拟世界，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必不

可少地真实地存在着。对信息的依赖使我们摆脱

不了权力的束缚，然而我们却十分乐意地接受它

的掌控，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

虚拟世界。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权力的

工具，因为我们在虚拟的信息网络中交流离不开

技术的支持和信息的传播，在技术和信息都被权

力操控的情况下我们难道能摆脱权力吗？显然不

能。我们在交流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传播着权力，

权力之网在信息的传播中构建和扩张，我们成为

权力的对象的同时也成了它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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